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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&黄：米德尔教授指出“社会”这一概念,在欧洲的语境中既核心也又模糊，并对这一概念四个世纪而来的演变做了极出色的评估。在中国的语境下，这个词同样需要被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政治时刻。它的外延与内涵，唯有在数个世纪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背景下，才能被充分理解。
在中国，这一概念的丰富性，超过了作为欧洲“Society”一词的对等词“社会”，或超越了现代（意义上）的经济或政治层面的矛盾的相互并列。借助于提及该术语在前现代中国的所包含的特征，我们希望能以此突出社会同文化关系中的伦理道德习俗和规矩。重新审视作为地域和文化意义上所界定的“社会”（即将所有成员归结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）中的，作为其一部分的包容性和认同感，将有助于展现其与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逻辑下的，现代个人主义与原子化的区别，并有助于挽救这一指导社会分工和和谐共生的哲学信条。
为了回应米德尔教授的陈述，我们想强调两点：第一，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社会关系或治理的问题，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现代性中对自然的剥削愈加增长（的问题）值得我们关注，正如米德尔教授所引用自马克思的话所说的那样，这是向我们发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警告。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不常引起人们的注意的面向，但这值得我们仔细研究，鉴于目前的气候崩溃、全球变暖和我们所目睹的福岛等核电站的灾难。其二，虽说社会可能被用来强调团结与包容，但它可能是殖民主义方案中同化与均质化的一种形式，也可能与米德尔教授所强调的分化和分歧相对应。故此，社会显然是一个表示同一性的术语，即在同一共同体或民族国家中的“我们”，（但）也可能被用于他者化，令特定的群体边缘化、从属化或区别对待化。
米德尔：再一次，我们在分析像社会这般宽泛的术语的诸多方面达成了一致（就像对民族这个术语已然达成的一致那样）。这在一方面，反映了我们的观察是以理论传统的知识为根基的，这些（知识）不仅是欧洲的或中国的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性的、相互关联的和互相交织的。而在另一方面，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在我们的“社会”中，讨论了我们所同时面临的相似挑战，无论是因气候变化的诸多影响而凸显出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，抑或是社会对来自其它地方，但对我们所在社会的具体状况有所贡献的外国人/新来者/移民的，开放或封闭的问题。发现差异也许是此次研讨会的目的，但最终结论也可以是我们对世界的概念，以及我们所在的社会，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双方一并去建设的，因为我们从彼此中学习，并现存于欧亚大陆另一端所使用的概念之中。
